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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兒國

九十三　女兒國

淵明寫了許多應徵信，有的學校說沒空缺；有的學校稱讚他有學問，說沒請他，只因挑選不易，滄海遺珠，在所難免；有的學校俗不可耐，告訴他不會尋不到食。窩中的校長更忘掉他的當年勇，置之不理。嘉林邊道中學早知他念特大，請他教初中。他跟母親說：

「教初中，大材小用。」

「大材小用強過大材不用。校長怕師生戀愛，不敢請男老師教高中。」

「我不一定看得起你們的女生。」

「校長不是怕你，她怕學生群起追老師，影響校譽。」

群起追老師？他沒想到世間有這樣的事，說：

「您能不能跟校長說，給我些時間考慮？」

「我馬上去。你繼續找工作，找不到，暫時教初中也不錯，每月六百多元薪水，比我多一半呢！」

「子青在大學教書，月薪一千三百元。」

「你初入社會，不知道「運氣」多重要。人的起落，很難講出個道理來！」

她回想黃家的起落，禁不住流下淚來。

她出門去了，留下他翻報紙，繼續在茫茫大海中找教職。

他的同學多半找到月薪四百多元的職位。

他不想和母親同校，在八月初接過另一間女校的聘書，教初中。

時光如駛，轉眼夏去秋來，中學、大學先後開學。他在女校教書，心情蕩漾：他為人補習多年，解答初中數學難題如彎腰拾豆，沒多久便把含苞的少女吹得花瓣怒放。不開花的少女肯定缺乏數學或感應細胞。學生年齡在十二歲至十五歲之間，她們發現他靦腆，故意逗他，逗到他臉紅，久逗，自家的細胞也跳動起來。有時他坐在桌後椅上要學生自習，狀甚嚴肅，實則是一個不動的動者或不逗的逗者。穿着潔白衣裙的少女，宛如天使般下凡到他面前。乍看，女孩子都乖乖地坐在椅子上，姿勢完全相同。細看，每個女孩坐姿都不一樣，腳或身稍動，他都能察覺。下課鈴一響，天真浪漫的女孩一齊站起來，或轉身，或跑動。保守的校服擋不住小乳、細腰、豐臀、玉腿。她們或露形，或露色，一切莫遮蓋。遮蓋更引他遐思，他能用理想和幾何原理推出隱藏部位的形與質：形曲質嫩，凝脂初滴。玄想中素英、芙蓓、春嶷、李麗、文月及諸女生一起來他心內抓癢，弄到他日夜不安。細思，寧願不安。似乎上帝有意折磨他，先在他體內播下激素，然後放他進女兒國。十二年前他在嘉林邊道小學念書，被女同學玩而不自知，現在好像她們剛升初中，又來戲弄他。二十四歲的他被諸女絆住，不比十二年前成熟得太多，覺得女生是同學，班裏只他一個男生，怎能不消瘦①-⑤？

他用第一份薪水為黃家買了一架洗衣機。華英不必再用手洗衣⑥。

月考結束，有些同學對他由敬生愛，上課時傳字條，被他攔截。她們令他想起董仲芳寫的「黃老師應接不暇」。

冬初，有些高一的同學來問他數理，他有問必答，消息傳開，高二及高三的同學也來向他求教，儼然開了一個免費補習班，有的女生求教到家裏來了，華英道：

「女校不是你久留的地方，你還是學你姐姐，去美國念書吧！」

「我成績不好，不夠資格出國。另外，我也不想出國。」

「我們早就出了國。我寫信給姐姐，要她幫你忙。」

「我沒招誰惹誰，學校奈我不何！」

「你年輕，不知中國人喜歡打出頭鳥⑦。」

他雖然嘴硬，卻已感覺到工作上的壓力，自忖，當年高中二考上特大，現在為甚麼不去考獎學金？想到這裏，說：

「我去考獎學金！」

「這才是辦法。你考試總是校內不行校外行，希望這次也成功。」

他決定考孟氏及大學服務社獎學金。孟氏獎學金規定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才可報考，負責人說：

「你成績差得太遠，不能報考！」

「特大是哈佛，七十五分比八十五分強。」

「給你考，你也考不上。」

「我們賭一百塊錢⑧！」

「我不賭。我放你一馬，你好好準備，碰碰運氣！」

一日，他跟母親說：

「子青說大學有空缺，叫我去應徵。」

「這是上上策，但不要放棄留學的機會。」

他大笑：最近想到以前人說他只能去黃大仙賣香，有了「賣香情懷」，為照顧賣香的，特意去求籤，知道從下下籤到上上籤有二十七個可能，對應二十七級命運，現聽上上策想到上上籤，覺得從下下策到上上策也有二十七策，對應二十七級希望。

面試那天他發高燒，坐計程車來到試場，十個應徵的排坐在一小間房內，都是大學畢業生，一位留美，說拿了物理和數學兩個學位。主考官姓黃，是六位應徵者的老師，看來他已無望，上上策變成了下下策。輪到他面試時，考官用中文問：

「為甚麼這麼多門數學不及格？」

他無奈的說﹕

「你考吧。」

黃老師考他，不及格的科目多念一次，比及格的熟得多，熟到如數家珍，黃老師頻頻說「夠了」。最後用英語問每月薪金多少，他用英語回答：

「一千三百元。」
回到家，華英問長問短，想到人浮於事，沒寄厚望，誰知不久便獲通知錄取，她流着淚說：
「踫到黃老師是你的運氣！你要準備上課，這裏不是你住的地方。」

志人認識楊醫生，經他介紹淵明住進太子道的一間私人醫院。

他本無大病，溜出來開社會，被選為社長，至深夜方回，護士長罵他：

「這裏不是旅館！」

但也奈他不何。

系裏缺人，他做代「代系主任」，負責系中一切籌劃。開會時他和代系主任同時出席，不僅出聯考題，而且負責把英文翻為中文，是唯一看過所有試題的委員。為提高學生素質，他增加教時，有的增至每週七節，跟學生打成一片，上課、下課及旅行都在談學問，只是他穿凉鞋，不打領帶，邊吃冰棒邊上學，跟學校裏的紳士傳統極不相稱。
他和同事文超在活蘭士臺租房。

他又發了讀書狂，請了一位蘇州女孩做秘書，每月付港幣兩百元。

他寫了一篇哲學文章，叫《談觀念與是非》，發表在校刊上。他把這篇文章寄給文月，並加上一張字條：

文月：

妳好！附上《談觀念與是非》，希望妳給意見。

文月，我忽然想起你的生日快到了。虛雲和尚曾道：「人生如夢，一切皆幻，空中飛鳥，有何蹤跡可尋？」別後情景，真難數言道盡。在此先預賀你生日快樂，別的還是待將來再談吧！

祝

健康


淵明


三月八日

近水樓臺，他認識了梅芳，或說梅芳認識了他。她只有十九歲，在女校念高六，準備考香港大學。她家在粉嶺，為了節省時間，跟兩位女生在活蘭士臺租了一間房合住。他欣賞古典音樂的時候，她聞聲而至。他喜歡貝多芬譜的田園，她也喜歡田園；他喜歡柴可夫斯基譜的悲愴，她也喜歡悲愴。不播放音樂的時候她來請教他數學、物理，聆聽他講哲學。他說人要「在自然中求美，在美中求自然。」她非常贊成。她家富裕，從來不必為金錢擔心；對她來說，自然就是美，不必刻意追求。她滿腦浪漫思潮，不必想自己應該做甚麼，只隨着本性去思想，去感覺，去行動，一切都是自然的，本能的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內容，包括精神及物質。比物質，淵明幾乎一無所有，但梅芳厭倦金錢，特別是在別人口袋裏的，她的男朋友不是因為有錢而同時結交幾個女孩子嗎？當別人在炫耀勞力士錶的時候，淵明毫不慚愧地說自己手上戴的雷達錶價廉時準。她因此更喜歡他。
一天，全層樓的房客坐在一起共進晚餐，文超說：

「昨天淵明救濟的那個青年不像是好人，淵明說救人要救上岸，問他需要多少錢，他說四十元。淵明袋子裏只有十五元，帶那人回家，向我借了二十五元。」

梅芳道：「救十個有一個是真的，就很值得了。」
飯後，文超笑着對淵明說：
「她喜歡上你了！」

「怎見得？」

「見得，旁觀者見得。」

過幾天那人在路上碰到淵明，又用同樣的「故事」向他乞錢，他把經過告訴梅芳，她說：

「你傻得可愛！」

「你更傻，那天你不是說很值得嗎？」

從此以後，他用「傻妮子」來稱呼她。她週末回家，也會在留條末尾簽上「傻妮子」三個字，好像她與他的關係盡在其中了。以前他們談音樂家的逸事，現在話題裏逐漸涉及各自的生活。他從她口中得知她是級長、藍球隊員，並且是趙梅伯的合唱團團員，非常活躍。她自他口中得知他畢業於特大，喜歡下象棋及打乒乓球。她出生於香港，算是英屬地公民，受的是英式教育，跟他受的中式教育不同，一日，他講老師教授的歷史：

「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，賣到中國來。據歷史記載，一七二九年進口清朝的鴉片約一萬四千公斤，到一八三七年已暴升至二百四十萬公斤，長此發展下去，我們就都會像九龍城街上那些骨瘦如柴的吸毒漢！鴉片戰爭以後，列強發現清政府不堪一擊，都來瓜分一份，一直延續到日本侵華，建立滿洲和南京政府。」

又一日，她勸他信基督教，他說：

「信教總是好的，但接受一個宗教便接受了它背後的文化，遇到國家和種族起衝突時很難不偏袒，中東問題日趨複雜，原因之一在這兒。」

她不完全懂得他所說，只覺得他的談吐及作風，和環繞她周圍的紈絝子弟相比，清雅和庸俗分明。

一日，她跟他談到城市和鄉村：
「在香港和九龍，不論遠近，總是在趕搭電車、巴士、輪渡或的士，忙得不像話。但在粉嶺，我們常常步行或踩單車穿過阡陌、小巷，看微風輕吻綠苗，聽老人家坐在門檻外話家常，這才是生活！」

「只見鄉村發展成城市，不見城市發展成鄉村，記得我念中學的時候，從牛池灣走去天星碼頭不覺得是一回事，現在人多路繁，走起來就覺得煩躁，再過一、二十年，大約想走也不可能了。」

「真想走，還是有地方可走，只不知你能不能走！」

她顯然在以運動員的身份向他挑戰。他自投羅網，說：

「不能走？步行到你家也沒問題。」

「你說話算數？」

他毫不示弱的說：

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二十五歲的大丈夫走不過十九歲的傻妮子？」

兩人約好清晨六時出發。為了不打擾房友，她要他把房門虛掩。大約是五時一刻，她赤着雙腳悄悄地走進他的住房。他在熟睡，她輕聲喚他，仍是不醒。為不擾人清夢，用手去推他。他睜開眼，朦朧中見她穿着淺紅色的睡衣，沿床而坐，欲言不言，欲顧不顧，像是在默默地申訴，默默地照顧。她這一身穿着，在洗手間忙着刷牙洗臉時早已看過，為甚麼此時此地，增添了幾分嬌媚？她怕被人發現，在他耳邊用最微弱的聲音提醒他兩人的計劃。他想她多在身旁坐一會兒，但她已溜出門去了。不久聽到洗手間的沖洗聲，知她在故意放水，房友聞聲會以為她去了洗手間。

他一邊整裝一邊想，平日她大方過人，他只當她在鄉村長大，不以為意；雖然彼此說話投機，分手以後他便繼續工作，從來沒有剛才那種依依不捨的感覺。這突然的感覺是因將醒未醒，還是因平日專注於教她而忽略了她？他少年立大志，絕不讓兒女情長妨礙前程。是不是這種心態阻止了情種萌芽⑨？

六時正兩人依約在樓下會合，才十幾分鐘就步入半山的石板街，在西營盤街東轉，來到天星碼頭。上船以後他在船上走來走去，她問：

「這算是甚麼？」

「我答應你「走去」粉嶺，除非你申請改變計劃，我不得不在船上走。」

「我依你就是，坐下來吧！」

她作央求狀。

兩人快步自尖沙咀轉入彌敦道，向北前進，過大埔道來到沙田附近。這時烏雲密布，突然間大雨傾盆潑下，他在急忙中牽着她的手跑入一處花棚躲雨。但是花棚上並無遮蓋，他倆只戴着防晒用的布帽子，瞬間帽子和衣服都被淋濕了。雨水不斷地自上而下，她屢次把衣服向外扯，但雨水又把衣服重貼在她身上，至胴體之形畢現。也許是因在鄉村成長，也許是因受英式教育，也許是因為愛上他，她還是那幅自然的姿態。倒是他面對一幅優美的藝術畫景，面態不安，好像在替她害羞似的。

驟雨幾分鐘即過，太陽又整裝在雲梢裏出來了。遠處一道彩虹，折射出七色光彩；近處群花帶雨，綠葉在淋浴一番以後顯得格外清新。他鼓起勇氣，提議替她照一張相片留念；她欣然同意，並且像一個模特兒似的坐在棚內窗口處弄姿，正是：

後園綠葉捧花，前園棚裏藏梅。

好一幅景色。
閑話不提，黃昏時候兩人來到她家。她大方地介紹他、父母及六個弟妹。父母說他像難民。未幾，她帶着他及弟妹遊祠堂、學校、果園、田野。這時夜意漸濃，遠處傳來此起彼伏的狗吠聲，他禁不住想起陶淵明的田園詩，「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裏煙，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巔。」不正是這裏的寫照？

她的妹妹叫梅儀、梅雯、梅蘭、梅英；弟弟叫耀光，耀祖。最大的梅儀也比她小八歲，她在弟妹心中很像老師。他陪他們戲耍一陣以後請他們吃飯，從此看着他們一個個長大，再也忘不了這段美好的時光。
回說梅芳曾瘋狂地喜歡過兩個男孩，其中一個剛才離去，使她心受一種無形的壓力，要離開他的生活圈，也就是離開自己的生活圈。淵明在這時出現，正好形成一股平行而相反的力偶，拉起一股旋風，把她捲入風心，逃避不得。物質是可見的，通過金錢，價值是絕對的。精神是抽象的，沒一種貨幣能兌換它，也無法把它儲入銀行，貸借給空虛的人。她喜歡他，是否因他在精神上塗抹了幾許顯淺的文字或個人的風采？吃東西可以細嚼細品，也可以囫圇吞入，而他在她急需下像棗兒般被吞食，他教的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」，也一起被吞進肚裏。白天，她在他房間內流連不去；晚上，她偷偷地來敲門，一同躺在天臺上賞月，有時到小鳥吱叫、東方吐白的時候，才依依不捨地分手。別前，睡衣裏的她多麼楚楚可憐。

以前她到他房間來，總是高高興興的離開，好像大有所獲似的，獲得數理難題的答案，又獲得甘露的灌溉；現在她功課落後，老師說她別夢想考上香港大學。她願意為愛情犧牲，但談愛撫，他是空白的、被動的。他勸她好好念書，這不是在故意為難墮入愛河的人？在她逼迫下，他說他有豪情壯志。那有甚麼關係？每個男孩都有豪情壯志，她嫁給他，不是更能助他一臂之力？她不敢迫他攤牌，怕他像以前的那個朋友，因攤牌離她而去。她表示願做黃家人，但他說事業有成以後才會談婚娶。如果事業有成以後一定娶她，那也罷了，但是他只說她「可愛」，卻從未說愛她。可愛有甚麼用？她左逼右問，才得知接受傳統中國教育的男孩是不會說「我愛你」的。她懷疑這是他的遁辭，去翻閱中國古籍，的確看不到「我愛你」這句話。難道中國男孩不愛女孩嗎？他告訴她中國的男孩不把愛掛在口上，他們要用含蓄的方式表達情意。如果男的對女的說「我喜歡你」，那就相當於在談婚娶了。既然「我喜歡你」代表「求婚」，她就不能苛望他在事業有成以前對她說「我喜歡你」。唉，她私自嘆息：「你為甚麼含蓄到可恨；我願獻上身體，你卻這樣吝嗇語言！」心懸半空，只有一個辦法：使他周圍的人都默認他是屬於她的。記得他和三、四年級的學生去淺水灣旅行，學生為她和他拍攝一張合照，又請她加入師生群列，她高興極了，只是，當她看到他和愛玲在一邊喁喁私語時，忍不住發脾氣走了。他急着追上，央求她：「有事回去再說。」這是她第一次面對他發作，在他心裏留下畢生的印象。他覺得她像一股狂風，他像一枚樹葉，先是狂風吹葉落，然後是狂風吹落葉。他缺乏抵擋狂風的能力和經驗，甚至不知狂風在哪。是的，誰能看見狂風？人只見孤葉在狂飛罷了。他不知換上子青，換上石壺，能不能在狂風中站穩？能不能風中不忘豪情壯志？他決定去臺灣請教文月。他與文月的感情像和風，像溪水，開始不覺得，覺得時情已深入心房，溫馨馥郁並非來自香水，而是來自氣質。這氣質在離別以後更與日俱增，昇華成一篇文章：梅芳不知道校刊上那篇「與朋友談是非」是以文月做對話主角來探討哲學的。如果說她是太陽，那麼文月是星星，是月亮。火熱的太陽要燃燒一切，容不下他的女學生，也容不下文月，逼他把這位傾談是非的朋友藏在心裏，好好地保護起來。

【評註】
1 淵明身在花叢中，不禁春心蕩漾。

2 作者用赤子情懷塗抹，我亦用赤子情懷響應，與淵明重溫嘉林邊道中學附小的日子。

3 武則天入宮時十三歲，正逢凝脂初滴的年齡，莫怪李世民與李治喜歡上她。淵明的學生在十二歲至十五歲之間，一群武則天，誰能安？

4 以後形容女孩宜在「嫩香襲骨」或「形曲質嫩」後面加上「凝脂初滴」。

5 評評：我是女兒家，見此八字，也不覺心頭一陣騷動。凝脂初滴的美人自有一番纖細朦朧的風韻。淵明落入女兒國，一如落入綠水碧潭，心為水洗而無塵。

6 此句重千斤。華英為黃家用手洗衣……，已二十年。
7 出頭鳥在說話！

8 出口與報考職員賭，唯淵明一人。

9 在此凝思，突然醒悟淵明強調自然，不只因他偏愛自然：傳統的儒家教化嚴重地壓抑了他，自覺或不自覺地照着做，認為那樣才是對的，才是明智高超的，才是可以成就大業的，並且心裏自矜做了庸人做不到的事。「自然」的意義，細想來促使人如醍醐灌頂，死心塌地愛着方塊字文化的人宜在清晨將醒未醒、還沒來得及想起教條和禁忌時先問問自己：我想要甚麼？

